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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开儿童诗的双翼
□王立春

本期发表的几篇文
章，读来各有趣味。

诗人王立春的《张开
儿童诗的双翼》，谈的是
儿童诗的诗性、童年性及
如何融合的问题。类似
的话题在童诗界、在“童
诗现状与发展”此前的探
讨中都有所涉及。此文
值得一读，是因为我们从字里行间感受到，这是一位童诗
创作者用心思考写下的文字，其中多少蕴含了创作者私
人化的经验与探求。相信这些带着诗人体温的文字，有
助于当代童诗美学的提炼与升华。

吴其南教授的《为什么“抒发”不是儿童诗的主要表
现方式》是对上一期薛卫民文章的回应。我欣赏两位作
者既坦诚又友善的讨论态度，希望论坛不仅有交锋与碰
撞，同时也传递彼此间的尊重和温暖。

上海老作家郑开慧先生、深圳实验学校小学部周其
星老师的文章也值得一读。其中周文让我们接触到诗教
第一线的实例。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作者关于童诗写作
教学中是否可以模仿、如何模仿等问题的观点，与论坛第
4期林焕彰先生文章的观点正好相反；关于北岛选编的
《给孩子的诗》是否适合小学生阅读，周文的看法与第5期
刘崇善先生文章的看法也并不一样。

呈现不同的看法以打开童诗思考与求索的空间，这

也是论坛希望达成的目标之一。 ——方卫平

童诗现状与发展童诗现状与发展

““新时代儿童文学观念及变革新时代儿童文学观念及变革””之之

前一段，在一个童诗网进行了一次激烈的讨论，焦
点是究竟什么样的童诗才是好童诗。一位教童诗的老师
问我，衡量一首童诗好坏的标准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问
题恰合了“童诗现状与发展”论坛的主题。作为一个童诗
写作的实践者，我也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除却写作者的才华不论，写出一首好的儿童诗是需
要智慧的。这种智慧是一个写者对童诗艺术的体悟，是
在不断的实践中磨练出来的。儿童诗是作者抱着明确目
的写的诗。成人诗或可为更多的读者去写，但如果落到
了聂鲁达所说“一个诗人写的诗只有他和亲爱的人看
懂，那十分可悲；一个诗人写的诗笨如牡蛎也看得懂，那
也十分可悲”的地步，诗便失去了意义。既然儿童诗诗人
的写作是朝向儿童，那么儿童诗就该具备一些独特的审
美特点，比如天真之美、浅语之美、节奏之美等等，但从
广义来讲，它最先具备的该是诗性之美。

诗性是一切诗的共性，如果忽略了对诗性的追求，
儿童诗的水准便会降低。诗歌是对世相的深刻观照和传
达这种观照的语言技艺。作为一个诗人，如果不能觅到
世相深处的诗性，如果不能有“灯火阑珊处”和“一吟双
泪流”的体悟，那么写诗做什么？一个诗人如不能逾山越
岭地寻找，不能辗转反侧地求索，那么诗人的终极快乐
是什么？一个诗人如果仅凭对意象的第一次感悟就匆匆
下笔，而不去做思想的第二次第三次探底，那么诗的蕴
藉能否得到？每首诗中的诗性，是诗人用炽热的感情孵
化完成的新的形象，是用心血炼就的一克“铀”，是引爆
诗歌小宇宙的核动力，如果不能提炼出这一克“铀”，那
么写诗的意义在哪里？对诗性的领悟想必是深者得其
深，浅者得其浅。作为儿童诗也应该有这样的诗性，它的
诗性是对儿童熟悉的生活的深切观照。儿童诗诗人不应
该降低自己诗性的标准。抛开艺术表达不讲，一首真正
的好的儿童诗一定是有诗人生气贯注的诗心和执念的
艺术追求的。如果只因为读者是孩子，对于诗性的揣摩
仅仅蜻蜓点水般浮于表面，不去修炼和提纯诗性，是对
小读者的不负责，更是对诗人自己的不负责。国内儿童
诗人的队伍很大，但携带诗性的好诗未必像队伍那么
大。究其缘由，也大抵是忽略了对童诗诗性的探索。有些
写童诗的人以为给孩子看的诗是好写的诗，便成了“制
造”儿童诗的“机器”，写作速度快作品数量多，“萝卜快
了不洗泥”，在诗中少有停留顿悟，少有诗性的熔炼，而
网络传播的快捷也让这些诗遍地流淌。应该说，这些诗
稀释了儿童诗的纯度，久而久之，倒了小读者的胃口，还
未形成纯正欣赏品味的孩子，会对儿童诗失去兴趣；对
那些天性喜爱童诗写作的孩子，更会造成一种营养不
良。写诗的人应该诚实，作品应付得了读者，应付不了自
己；应付得了当下，应付不了时间。

儿童诗的趣味性或者说儿童性应该紧随诗性之后。
成人诗在这一点上不用担心，有好多诗是诗人写给自己
的，诗人用诗歌的镜子打量自己的灵魂，当像荆棘鸟一
样吟出带血的诗句，诗人就完成了一次自我重塑，这似
乎和别人关系不大。儿童诗是给孩子阅读的，从一开始
就应该考虑到孩子的年龄特点和接受能力。一首童诗，
没有小读者的参与，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这首诗还是一
个半成品，也只完成了一半。所以，如果写得不好玩，没
有趣，还没学会伪装的孩子才不会陪着你在诗中“徜
徉”。闻一多说，诗人是戴着镣铐跳舞。对于儿童诗诗人，
除了抵达诗性，还要用浅白的、有趣的、儿童能接受的语
言把它表达出来。也因此，儿童诗诗人或许比成年诗人
更多了一副镣铐。修炼出一套轻浅简洁却能直抵诗性的
语言系统，确实需要一番功夫，一种深入浅出，把新奇隽
永的发现用简单质朴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功夫。可以说，
掌握了这种技艺，也便找到了进入儿童诗世界的拐角

街，那个插着孩子乐园门牌号的园子，才能允许进入。诗
性的花朵因此盛开；孩子读诗的趣味也在此获得。在儿
童诗创作的队伍里确也有一些成人诗转写儿童诗的诗
人，或许因为转身得不彻底，他们写出的作品未必能得
到儿童的喜爱。有一位著名诗人主编的儿童诗集，除了
给儿童诗爱好者以某些启发，据诗教老师讲，多数的小
读者是敬而远之的。

一首好品相的童诗，一定是兼具了诗性和儿童性的
特征，缺一不可。如果儿童诗是一只冲天的飞鸟，那么左
翼承载着诗性，右翼承载着儿童。这是一种同时的运
动，是一种共同的擎起和振翅。诗性是主观的，是向内
走的，越审视自己，越接近自己的灵魂，诗性就会越强；
而儿童性是客观的，是向外走的，越深入孩子，越贴近
孩子的生命，才越被孩子所认同。这两个方向的半径和
韧性决定了儿童诗抵达的高度和远近。诗性和儿童性
应该是平衡的，哪一方欠缺，都不会飞得更好。诗性偏
弱的诗，会因为过于浅白而少了回味和思考，如同那些

“不洗泥”的童诗。童趣偏弱的诗，会因为过于晦涩而少
了兴趣和欢乐，如一些放不下身段的成人诗人的作品。
从兼顾的角度，特别要提一下孩子们自己写的诗。我们
支持和鼓励孩子自己写诗，不仅是开发他们的想象力、
感悟力，更因为他们写的是自己的生命状态，从发端到
收势，从起点到终点都是孩子自己，有很强的在场感和
带入感。但另一方面，我们最好不要把儿童写诗说得太
玄。好多孩子生来就是诗人，他带着上天的神谕，这种
神谕使得一些孩子想象力超拔，能吟出令成年人惊叹
的诗句。但这些诗并没有经过像刘勰《文心雕龙》说的

“寂然凝虑思接千载”的“神思”，即美的生发和酝酿，
还不能算做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审美。孩子的诗还给孩
子就是了，在诗性的指向上，不必苛求太多，也不必夸
大太多。

诗人光有一颗童心是不够的，任何一个好的诗人一
定有一颗天真的心。李白和苏东坡一定是有一颗童心才
使他们的诗作照亮历史，但不是他们所有的诗都合孩子
的口味。一位真正的儿童诗诗人重要的是做到和孩子心
灵相通，找到一条心灵的彩虹桥，诗人的美善才能送达
孩子的纯良。当我们把那些诗歌表面的美感和乐趣轻浅
地写出来，把那些诗歌下面的思想和感悟略微沉下去，
让孩子在欢快的阅读美感中长大，总会有那么一天，他
会体味到诗人的用心。当他恍然大悟，一定会对这个世
界充满温情和感动。为这个终会到来的恍然大悟，儿童
诗诗人不仅要修炼自己诚实的诗心，更要为呈现这颗诗
心做技艺上的打磨。

当儿童诗振翼飞翔，大地上，是年龄不一的孩子。我
们不能不考虑读者的年龄段。罗马不是一日建立起来
的，一个诗孩子是在阅读中一天天成长的。幼儿阶段，
儿童诗要有音律有节奏有动感；大到童年，要有情节有
故事有情趣；长到少年，要有抒情有理趣有哲思。这是
一种循序渐进的浸润。儿童诗在每个年龄段上都要有
所倾斜。年龄越小，越偏向儿童性；年龄越大，越倾向诗
性。这可能会改变飞翔的姿态，却不会影响飞翔的高
远。或许，在某种程度，童诗所对应的年龄段越精准，

“寓教于美”的“美”才越有质感、越有温度。抛开孩子成
长的各个环节谈童诗写作，是一种疏离；只把“写作童
年”当成童诗的惟一标识，是一种偏执。成功驾驭诗性
和儿童性写作的诗人很多，他们时而大鹏展翅，时而鹞
子翻身，时而腾跃于蓬蒿之上，都带有各自的诗学追求
和艺术个性。当群鸟振翅，扶摇而上，凭借天地间的风
力，凭借伙伴扇动翅膀传来的气流，儿童诗人们将会飞
成雁阵。雁阵悠悠，优雅了一望无际的成长，也优美了
广袤的汉字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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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西方作家年轻时多从写作诗歌开始，综览中
国古代文人又何尝不是？小时候祖父就教过我做对
子，据传这就是学习做诗的基础训练。“小花猫”对“大
红枣”，“黄脸婆”对“红嘴鸭”……与其说这是古诗词
的基础训练，毋宁说是一种幼时学习语言和训练逻辑
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好方法。可惜不争气的我，后来还
是没有成为诗人。

以我之见，诗歌只为抒发作家的情感而存在，它
与小说和童话故事等其他文学样式有着根本的区别。
小说和童话故事是写出来给别人看的，诗歌是诗人在
特定情景下的情感迸发。古人称做诗为“吟诗”，只有
情不自禁地摇头摆脑吟诵出口的诗才是好诗。诗人需
要一种气质，或豪放，或沉郁。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儿
童的眼睛尚停留在朝向外部世界的阶段，只有进入少
年以后才懂得审视自身，变得“多愁善感”，这时候，也
只有这时候，才有可能写出通常意义上的“诗”来。

有人可能会说，脍炙人口的“鹅鹅鹅，曲项向天歌……”不就是只有
7岁的骆宾王写的？如果这首诗可以作为童诗范本的话，也就是说，童
诗必然且必须是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具象事物作为描绘对象，愈具
象愈好。在我读过的当代童诗中，极富童趣且难以忘怀的实在不多，惟
有那首《帽子的秘密》始终留存在自己的记忆中，就是因为这首诗不仅
有具象的人和物，更有具体的故事情节，因此能为孩子们喜闻乐见。而
非常遗憾的是，如今在报刊上读到的有些所谓童诗，一看就知道是我们
的诗人用自己的心理去代替孩子的情感硬写出来的东西，恕我不客气
地说，用四个字评论，矫揉造作，若用三个字概括，那就是伪童诗。

关于童诗如何走进儿童，我想起了九十年前的黎锦晖先生。我曾经
在一篇文章中将这位《小朋友》的创办人、“中国流行歌曲第一人”“中国
流行音乐之父”称为“海派儿童文学第一人”。从1922年至1927年，他
先后创作了12部儿童歌舞剧和24首儿童歌舞表演曲。这些风靡一时
的儿童歌舞剧，之所以深为孩子们喜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几乎毫
无例外地全部采用童话形式，有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再配上好唱又易
记的歌曲和优美的舞蹈表演，向儿童传达真、善、美的道德情操，对儿童
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大家都喜欢演、喜欢看，一时风靡校园，走红大江南
北以至海外。

直到今天，我们的耳畔还时常响起“小羊儿乖乖，把门儿开开，快点
开开，我要进来……”的美妙悦耳的歌声。

儿童需要童诗，需要童谣，需要儿歌，如何让这些优秀的童诗、童谣
和儿歌走进校园，走进孩子们的心中？我们的前辈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
些宝贵的经验。虽然像黎锦晖这样多才多艺的天才，恐怕很多年才能出
一个，但是今天我们完全有条件动员我们的诗人、音乐家甚至舞蹈工作
者携起手来，给一些儿童诗作品谱上歌曲，配上舞蹈，让孩子们又唱又
跳、载歌载舞，再在黄金时间里借助电视转播——则儿童有幸也，童诗
亦有幸哉！

童诗写作的秘密，
要从最好的诗歌里获得

□周其星

那一只飞鸟/是绿色的、蓝色的、红色的/
和白色的/是去年秋天/小朋友断掉的风筝/去
了春天//春天的第一只飞鸟/像我从前的风筝
一样。

这是成都天府新区第六小学二年级一班
汪涵雯同学写的一首小诗《飞鸟》。欣然读到
这样的诗作，你会讶异于一个7岁小孩怎么会
拥有如此神奇的语言创造力。

“别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能写出这么好的
诗作？秘密正在于——“要写好诗，必须广泛而
深刻地阅读。优秀的诗歌是最好的老师，或许
是惟一的老师。”（玛丽·奥利弗，《诗歌手册》）

今年新晋的诺奖诗人露易丝·格丽克，在
四五岁的时候就读过威廉·布莱克的诗《黑人小男
孩》，在随笔《诗人的教育》中，她说童年时代的她，
自认为是威廉·布莱克、叶芝、济慈和艾略特的传
人，以至于10岁起就立下了成为诗人的志向。

这让我想起张定浩在《取瑟而歌》里的论
断：“诗歌乃至语言最深的奥秘，永远只能从
最好的母语诗人那里获得。”

童诗写作的秘密，需要也只能从最好的
诗歌作品里获得。因故，我们选择给孩子们的
诗作时，视野要开阔，许多世界级大诗人的一
些诗作，未尝不能带到小学生的面前来，决不
能只是在狭小的儿童诗里打转转。儿童并非
只能读一点小花小草小虫小鱼，还可以阅读
山川大海宇宙人生。从某种意义来说，童年之
诗，当是适合儿童阅读的诗歌，而无论多高深
的作品，一定会有适合儿童阅读的方式，就看

你能不能找到，以及如何面向和处理。
前不久拜读了刘崇善先生发在《文艺报》

上的《儿童诗随想》，刘先生认为，北岛主编的
《给孩子的诗》“惟一缺乏的是可读性，孩子们
看不懂、不爱看。”我也细翻了一下，有些诗作
看起来好似不够“儿童”（如果是以浅显易懂
作为惟一标准的话），但其中总有一些入眼入
心的语句，让人眼前一亮，或怦然心动，或若
有所思，完全适合小学中高年级以上的孩子
阅读。

作为一线语文老师，我之所以坚持每天
带着孩子们读诗写诗，一方面是受到好诗的
吸引和感召，另一方面，我看到孩子在诗歌创
作上的无限潜能与天然禀赋。

“少年时在语言里，却尚未习得语言中所
有的规则，这种暧昧的位置，与诗的位置，最
能呼应。”（杨照《诗的》）孩子对语言的掌握不
够娴熟，恰好是他们能够写出令人惊叹的诗
句的先天优势。原因无他，在于少受语言规则
的约束，敢想也敢写。而这，恰好能造成语言
的新鲜感，带来诗句的陌生化效果。

“野猪如果失去了它的野/海豚如果失去
了它的海/天鹅如果失去了它的天/铅笔如果
失去了它的铅/白纸如果失去了它的白/蛋糕
如果失去了它的蛋/球鞋如果失去了它的球/
它们就失去了它们的光彩/变成很普通的东
西/很普通的一个词。”这是北京一位一年级
小朋友陈可陈的诗作，由他口述，妈妈记录。
敢想敢写，才有令成人都自叹不如的诗歌表

达。据说，“对人生充满肯定、明确看法与意见
的人，不需要诗，大概也无法从诗里得到太多
启发。”同理，对生活失去了好奇、对自然缺乏
观察、对语言不再敏感的人，也会失去人生的
诗意，终将会变成普通的人，再也无法邂逅诗
的惊喜。

作为初学者，除了大量阅读优秀诗作之
外，还有什么路径，可以帮助写出不错的诗歌
来呢？依笔者多年的经验，模仿是个不错的法
门。“我总觉得，/麻烦装在一个盒子里像一叠
文件，/只因为风的吹动，/散落在各地。//我总
觉得，/声音在一片海洋里，/像一串银项链，/
因为海啸的爆发，/散布在各处。//我总觉得，/
幸福曾埋藏在一朵美丽的花中，/像一个个精
灵，/因为花的绽放，/降临在人间。”读到这首
精致的小诗，当你惊叹它语言的美妙时，有没
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如果你读的诗足够多的
话，应该能看到顾城的影子。不错，这正是小
作者覃梓言同学模仿了顾城的《我总觉得》。

一提到诗歌创作，好像都要原创，所以在
指导写作时，挖空心思挤牙膏般地逼啊挤啊，
仿佛惟有如此，写出来的才叫真正的诗歌。这
里有一个巨大的误区。我自视为一名爱诗人，
多年来却视诗歌写作为畏途，总觉得诗歌高大
上，非我辈所能驾驭。直到我读了严力的《还给
我》，一时有感，仿作了一首《还给我》，收录在
《一位诗人的诞生》诗集里，得到大家的喜爱之
后，终于敢颤颤巍巍地提起笔来，写我心中的
骄傲、困惑或不安。

达尼·拉费里埃在《穿睡衣的作家》里指
出：“所有您能够写出的句子，已经被写过成
千上万次了。如果所有作家都拒绝使用哪怕
一丁点的抄袭，文学的传播将会岌岌可危。”
无独有偶，玛丽·奥利弗也不忘提醒我们：“如
果不允许模仿，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
学到的东西将少之又少。”

需要指出的是，模仿不是简单的完形填
空或者搬动几个词语。玛丽·奥利弗在她的诗
歌教学中，会让学生去模仿约翰·海恩斯诗歌
中那种淡淡的温柔，尝试惠特曼的长诗句节
奏，学习伊丽莎白·毕肖普细致入微的观察，
借鉴罗伯特·海登或者琳达·霍根那种热情的
喷发，或者露西·克里夫顿的辛辣智慧……

在我的诗歌教学中，总会选择优秀的诗
作，品赏之后，或套用句式，或借助词语，进行
仿作。日本的川柳和短歌的结构，阿多尼斯的
问题诗模式，民谣歌词的旋律和节奏，传统抒
情诗的韵式……都是我们借鉴学习的常用范
本。就像年轻的画家临摹维米尔或者梵高，临
摹敦煌飞天或山水画，并且相信他们自己正
在进行一种有价值的学习，我们从不忌讳模
仿，这是我们自信创作的温床。诗人阿多尼斯
说，仿效是最容易的，我愿仿效大海。取法乎
上得乎其中，借优秀诗作的酒杯浇自己的块
垒，一首好诗，正从这里诞生。当然，经过长久
的写作和思考，将会极其缓慢地发展出自己
的风格，这时，模仿的痕迹渐渐消失，一位真
正的诗人就此诞生。

拙文《成人作家和儿童诗》在《文艺报》
发表后，引起一些关注，薛卫民先生的批评
文章尤值得重视。薛先生是著名的儿童诗
作家，有创作经验又有理论素养，论文思虑
深邃、见解独到，读后深受启发。因切入的
角度不同吧，理解上还是有些出入，写出来
就教于薛先生和诸位读者。

拙文不是质疑成人创作儿童诗的合法
性，而是质疑成人以自身情感为表现对象、
将抒情言志理论不加任何限定搬到儿童诗
创作中来的合法性。抒情言志是中国诗歌

“开山的纲领”，但抒谁之情，言谁之志，以
及如何抒情言志，是可以作许多不同的引
申的。一些人依葫芦画瓢，谈儿童诗也常
将“抒发”认作创作的主要手法。抒发是讲
究“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的，成人的真实
情感自然地流露于儿童诗，很容易和儿童
读者的感受、理解形成矛盾。艾略特说诗
不是要表现情感而是要逃避情感，这是最
应逃避的内容之一吧？不管人们此前是否
提出来，都对儿童诗的存在基础形成挑
战。《成人作家和儿童诗》只不过将这种早
已存在的矛盾揭示出来，为儿童诗的创作
作点新的思考，最终的目的也不是对儿童
诗的合法性进行否定而是进行辩护。上次
文中说的是一般情况，也有例外，如王立春
的《毛绒绒的梦》：“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就有了你了/我的孩子……”表现的主要是
成人的情感。一些以儿童诗形式写成的摇
篮曲也多如是。在一定条件下，理解成人
情感、成人世界，是儿童诗的任务之一，但
这未从整体上改变儿童诗创作不适合“抒
发”的特征。

但成人情感和儿童情感、作家情感和
人物情感、对内在情感的表现和对外在世
界的描写，能绝然地分开吗？不能。每个
成人都是从儿童走过来，内心深处都隐藏
着一个童年的自我，这个童年的自我就是
成人的精神故乡，创作，特别是儿童诗的创
作，需要经常返回到这个精神的故乡去。
对于薛文的这些表述，我没有异议，并认为
这是作者论文最深刻、很值得进一步探索
的地方。但故乡之为故乡是因为现在自己
不在那儿了，即使一辈子也没有离开那个
小山村，时间也已不是那个时间了。故乡
是一段岁月，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说一
个儿童诗的创作者需要经常返回到童年的
自我中去，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回忆
童年，较多以自己的童年生活为表现对象，
这和强调作家深入生活、写包括不属于自
己曾经经历过的生活是一样的，不算现在
的成年自我的抒发；另一种是创作者用以
选择、评价、改造表现对象的思想情感中包
含了较多自己童年时曾经经历过的情感情

绪、感受世界的方式，即一些人常说的儿童文学作家要永葆的
童心。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可能的，只是，这已不是纯然的童
年视角，而是经过岁月酵化、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而形成的创
作模式。创作，即使是以自己的童年生活为表现对象的创作，
依靠的也不是生活经验的富裕而是艺术经验的富裕。这里的
童年视角主要也不是抒情言志的范畴。

淡化“抒发”，主要以性格演员而非本色演员出演于儿童
诗，能有效地阻止或消除儿童诗中的成人本位吗？不一定。
淡化“抒发”，主要不是以成人自己的情感作为表现对象，却从
一个侧面为成人化的情感情绪在儿童诗中出场形成了阻遏，
但一首诗表现了什么样的情感，主要不是由被表现的对象决
定的。儿童诗是基于生活、特别是基于儿童情感创造出来的情
感概念，其中有创作者的声音，有接受者的声音，有被表现对
象的声音，深入一点，还有时代的声音，历史的声音，意识形态
特别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各种声音融合在一起，其中，起
主导作用的，应是创作者的主体意识。因为毕竟是创作者在感
受、写作，将各种声音融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读者的声音也
只有被作者意识到并予以响应，才能在文本中表现出来。正是
在这一意义上，我说儿童诗中响彻的是成人作家的声音而非
儿童读者的声音。这就隐含了一种可能，就是作家不顾读者的
兴趣、能力和成长需要，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读者，强迫儿童
读者扭曲自己向作者的指令生成。在儿童诗及整个儿童文学
中，类似的情形并不罕见。克服这种现象，关键在作者较为平
等地对待自己的读者和自己的描写对象。情感概念是一个整
体结构，对话类型只是其中的一维。这一维可以表现为各种形
式。有偏重一言堂的，也有偏重复调的。较理想的是作者较深
入地理解读者和被表现对象，努力发掘“物种自身的尺度”（马
克思语），从儿童的兴趣、能力、成长需要出发，向作为被描写
对象和读者的儿童顺应，向心灵中那个童年的自我顺应，成人
要给的，正是儿童想要的，在尊重物种自身尺度的同时进行对
儿童的规训和引导。如此，主体的尺度和物种自身的尺度便
在成长这个儿童文学的基本主题上统一起来了。


